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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宜均（本名谢书梅，烟台本土诗人、芝罘区诗歌学
会副会长）的诗集《播种一亩星光》共收录诗歌两百余
首。诗集以“爱”为核心精神底色，分为“放牧潮汐”“东风
又软”“眉上风止”“一亩星光”四辑，由外及内、由风物至
心灵，层层铺展山海风情、故乡亲情与生命哲思，完成了
一场完整而丰盈的诗意书写。整部作品语言干净凝练、
风骨犀利通透、情感真挚浓烈，既是诗人自我精神家园的
深情建构，也是当代乡土与城市抒情诗中极具生活质感
的鲜活文本。

第一辑“放牧潮汐”以四季流转为脉络，聚焦烟台独
有的山海景致、乡野村落与草木风物，收录《烟台的春天》
《大海深处》《集市》等佳作。本辑以海洋潮汐、乡野烟火、
市井百态为书写载体，于风雪交替、花鸟荣枯间寄寓绵长
的故乡情思与时光体悟。其中，《集市》尤为出彩，赋予市
井吆喝以温热质感，以鲜活的烟火意象串联起乡土原始
的生命力量与悠远的历史回望。诗句节奏绵密舒展，成
功打开了生活化、接地气的诗意空间，让平凡乡土烟火生
出动人诗意。

第二辑“东风又软”主打春日生机与本土地域风情，收
录《借东风》《咏烟台》《烟台的海》等诗作。诗人将四时风
物、山海风光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把烟台的历史底蕴、城
市蝶变融入春风花海、浩瀚山海之中。《烟台的海》以“蓝色
火焰”“鲸落”“移动芳菲”等别致意象，勾勒出烟台山海独
有的地域风骨，将自然景观、时代变迁与岁月沧桑融为一

体，文风刚柔并济，尽显这座海滨城市蓬勃不息的生命力。
第三辑“眉上风止”由写景转向走心，向内叩问亲情与

生命，饱含浓厚的人文哲思，收录《在故乡，我是一株植物》
《母亲的背》《凋落》《水声》等作品。本辑以故乡土地与亲
情为情感纽带，深度探寻个体与故土、岁月、亲情的深层羁
绊。《凋落》借花果凋零、飞鸟来去，隐喻生命的生死轮回与
涅槃重生的人生哲思；《水声》巧妙地将母亲的身影化作故
乡流淌的河流，让深沉的亲情在悠悠时光里温柔绵长、生
生不息，朴素文字里尽是治愈人心的温情与力量。

第四辑“一亩星光”回归生命本真与灵魂守望，收录同
名诗作《播种一亩星光》《致敬冬奥会上的女将》《一朵雏菊
在秋深处凝望》《风雪归故乡》等作品。诗人立足平凡万
物、捕捉鲜活时代印记，从小花草木、风雪归乡、时代巾帼
等日常物象与动人场景中取材。《一朵雏菊在秋深处凝望》
以花喻人、虚实相生，藏尽人生静守的温柔与坚定；《风雪
归故乡》以乡音认亲、风雪归乡的画面，完成游子对故土的
精神归依。整辑以小见大，于细微处挖掘生命力量，传递
出对生活的热爱、对时代的致敬与纯粹的精神坚守。

在艺术表达上，谢宜均的诗歌意象鲜活灵动，擅长打
通多重感官，重塑万物形态与温度。“吆喝声，滚烫”“阳光
匍匐下来”等诗句，让无形的声音、光影、风露变得可触可
感，诗意立体生动。诗人偏爱星光、雏菊、麦苗、潮汐等朴
素的日常意象，善于在微小事物中萃取磅礴的生命张力。
如“被鸟雀争食/弯腰，甚至倒伏/是人间的，一种成熟”，以

质朴画面道尽生活真谛。
语言风格上，全诗直白通透却自有骨力，干净犀利、不

炫晦涩技巧，抒情兼具凛冽力量与柔软悲悯。《白露》中“怜
悯谷粒的饱满/怜悯拥挤的人间/也怜悯成熟的疼痛”，以极
简句式承载厚重的生命之情，道尽对万物、人间、成长的温
柔体恤，极具感染力。

诗集标题《播种一亩星光》，更是贯穿全书的核心隐
喻：诗人将平凡人间当作诗意良田，以热爱为种、以初心为
耕，在烟火生活里播种星光、守望美好。诗人游走于城乡
之间，既眷恋母亲亲情、故土大地的温柔之爱，也敬畏自然
万物的磅礴之爱，在凋零与新生、离别与归乡的对照思辨
中，持续传递向上、向善、向美的人生信念。于她而言，诗
歌从来不是象牙塔内的文字游戏，而是安放自我灵魂、温
暖和照亮他人的精神栖居地。

整体而言，《播种一亩星光》是一部有根脉、有温度、有
力量的优质当代抒情诗集。诗人以女性细腻温柔的独特
视角拥抱烟火人间，以澄澈纯粹的诗意对抗浮躁世俗。作
品深耕烟台本土文脉，为地方文学创作增添了温润厚重的
笔墨色彩，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于生活
耕耘诗意、于平凡播种梦想”的绝佳诗意
范本。正如诗集传递的内核：真正的星光
从不在遥远天际，而藏在人间烟火里，藏
在每一份真诚的热爱、每一次执着的耕耘
之中。

暑退风清，秋意渐浓，晓奎所著的《连语寻趣·大连方
言》再度加印，为略显沉寂的图书市场添上了一抹温润的
本土文脉底色。在流量至上、纸质读物日渐式微的当下，
一本深耕方言俚语、聚焦地域文化的作品能够反复加印，
不仅印证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也彰显了本土文学书写
的独特意义与持久生命力。

该书隶属于大连出版社“品读大连”系列丛书，以文
学笔触打捞城市记忆的创作初衷，跳出了地域文化读物
的固化框架。晓奎本身是散文作家，而这套丛书，正倡导
以散文笔触梳理、发掘城市深层文脉，与她的写作长项高
度契合。当下，地域文化题材图书遍地开花，但不少作品
止于资料堆砌，能够兼顾文学质感与可读性的佳作，依旧
十分稀缺。方言不只是口头的言语，更是一座城市留存
的集体记忆。《连语寻趣·大连方言》跳出枯燥的词条考
据，用散文的温度解读大连话语里的烟火与往事，让乡土
乡音落到纸页之上，也让城市文化拥有了一份鲜活的文
字载体。

《大连方言》虽有学术性内核，却并不属于学术著
作。全书无辞典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在从语言学层面
定义、诠释大连话的同时，更多地从文化学、社会学角度
深入大连话的精神层面，做出有益探讨。加之文学笔法
的运用，在为大连话定义的同时，也为大连精神树碑立
传，订立坐标系统，从而拓展了文本的话语空间，处处显
示着散文的灵动，散发着文学的暖意，体现出她作为一个
作家的本真。

读这本书，绕不开一个话题：大连话从哪里来？方言
学家告诉我们，大连话与隔海相望的烟台话同属胶辽官话
登连片，乃至同归烟威小片，是全国方言中隔海同源最典
型的一对。这“血缘”来自一部跨海移民史。清代顺治十
年（1653年），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胶东百姓因生
计所迫，从登州府（治所蓬莱）、莱州府渡海北迁。从蓬莱
到旅顺，顺风一日可至，大连正是他们登陆关东的第一
站。这批移民来得早、来源集中，把胶东乡音原封不动地
带过渤海海峡。加之大连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与东北腹
地有山地阻隔，受东北官话影响较弱，胶东话遂在此落地
生根，保存得格外完好。有统计称，大连人口中，山东人后
裔约占六成，难怪有人感叹道：这是一座没有东北味的东
北城市。语音上，两地同守“古清入字读上声”“日母字读
零声母”等古律，如“人”读yìn，“认识”读yìnxi；又都无
翘舌音，zh、ch、sh、r分别以j、q、s、y替代。词汇上，洋柿
子、胰子、撒么、满哪等，烟台人、大连人说来毫无隔阂。晓
奎在书中征引罗福腾《从胶东话走向普通话》，正是把这层
渊源暗暗点破——大连话的基因密码，其实深藏在山东半
岛的那一端。烟台地方文献亦明言，大连话与烟台话最为
接近，两市这般同声相应的局面，正是历史根脉所系。

明白了这层渊源，“才下船”一词便愈显意味深长。大
连人的主体是山东人后裔，向有“海南丢”之谓。初来乍
到，人生地不熟，难免行为乖张，言语失据，用“才下船”来
描绘这些人的懵懂状态，可谓传神之至。作者解释这个词
时，先是描绘一个适用场景，再进一步描写跨海而来的山
东人艰难求生的过程，读来不胜感慨。此时，说这话的人
话语间的揶揄口吻已然淡化，其实已暗含本地人对山东老
乡的包容与接纳。把这看成大连人的幽默，不算牵强。外
地人在这座城市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恰好诠释了这座城
市的襟怀和风度。

这样的“解词”方式在全书中占有很大比重。如对“上
海”一词的解读，亦颇堪玩味：“大连话‘上海’，显然不是指
中国的大都市上海，而是指大连人夏季的海上活动。”作者
罗列了种种大连人以单位主导兼及个体自助的夏季消暑
活动：有打了一下午“滚子”而没有下水的，有三五好友支
一柄伞聊上大半天的，到处乱窜的孩子更是必不可少的配
置。所以，不管是看照片还是在现场，岸上的人永远比海
里的人多，直把一个消夏避暑开发成全民狂欢的嘉年华。
作者又意犹未尽地讲到武汉、上海、海南，核心是各地的风
土民情、城市的典型生活方式。她总结道：“作家是城市的
代言人……如果有一个作家非常执着地写大连生活，那
么，‘上海’会成为小说里必不可少的桥段。”

当然，说起代表大连人性格的方言，则非“浪”莫属，所
以“浪”在书中稳居头条。大连人向来以敢穿著称。社会
还很封闭、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大连人就因爱打扮、爱臭
美而饮誉海内，后来的国际服装节得以在大连创办，可谓
其来有自。而对此最经典的江湖表述是“苞米面肚子，料
子裤子”——宁肯节衣缩食，也要衣着光鲜，以确保有“浪”
的资质。

方言词语向来以拟态词居多，本书所收词条中，拟态
词占将近二分之一。而方言的拟态词，往往很难找到普通
话与之对应，遂成方言一大特色。“浪”“喀刺”“秃噜翻张”

“飒棱”“轻次溜”“疵毛撅腚”“吭哧瘪肚”等皆是。其中有
的尚可找到普通话对译，有的则超出普通话涵盖范围。这
些大连版形容词有很强的描述功能，从字面就能看出某种
形态、体会到某种感受，形象、生动、准确、有力。

其次是动词。比如“造”“攒欺”“颠倒”“拉呱儿”“轧
乎”“抓唬”等，也占有不小比重。和形容词一样，动词有很
强的描述功能。比如“颠倒”，从晓奎的定义来看，大连版
的“颠倒”包含了“筹集”“策划、思忖和掂量”等义项。显
然，“颠倒”在描述“筹集”这个义项的时候，有“颠来倒去”
的意思，也就是反反复复、极为不易的情境。“颠倒”本是
《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个词条，但和大连话的意思完全不
同。这也是方言的一大特点。

名词部分最易区分，也最少，只有“布拉吉·挽霞子”

“鳖羔子”等几条。其中“布拉吉”来自俄语，“挽霞子”来自
日语，分别是指连衣裙和衬衫。大连曾长期被日本占领，
苏军又曾长期驻守，语言中便留下这些痕迹。“鳖羔子”是
一句骂人的话。而这骂人的话经常出现在父母对待自己
的孩子身上，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在。“一个‘羔’字淡化了
詈语的丑陋色彩，那份舐犊之情隐约其中，带给孩子一种
能忍且受的暖伤”——分析中肯、不乏幽默，这也是晓奎行
文的本色。总体而言，名词的方言性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远
不如形容词、动词来得丰富。

有些词语表面是名词，却是形容词用法，如“饼子”“鬼
头蛤蟆眼”，细究当属成分省略。比如“饼子”，是当地人用
玉米面做的主食，被视为最低档的食品。因而“饼子”一词
在大连话中表示的是无能、窝囊、不成器的意思。适用语
境为，描述某人无能时：“某某真是个‘饼子’。”其意为“像
饼子一样的人”，省略的部分是“像……一样的人”。大概
也是这个原因，全书并没有按词性来界分，也没有像通常
的词典那样按音序等方式来排列，而是选取了个别典型的
有代表性词语“领衔”的方式，大体把全书分成了几个部
分，来调节读者的阅读节奏。

作为一本以随笔写作方式为主的方言研究图书，作者
的文笔值得称道。晓奎以散文起家。20世纪90年代初，
《海燕》恢复刊发散文，她是最初的一批作者，也是年纪最
小的作者，其文笔却在灵动中透出沉稳与成熟，与年龄不
侔。她对语言有极好的悟性；在新闻界浸淫多年，养成了
敏锐的直觉；纪实文学的操练，又锻炼了她对情感的掌控，
这些都一定程度体现在这本书中——学术名词和方言土
语自如对接，时尚价值和传统观念并行不悖，生硬峭拔的
方言和清新温软的文学语言巧妙嫁接。在解释“上赶子”
一条时，她以极简笔墨为某类人画像：“生性喜欢巴结，看
到权贵就全身缺钙。”解释“洼”时，她说：“尤其是身高一米
八的东北大汉，若被人说句‘水平太洼’，一下子就被削去
半截。”写男孩子装扮后的效果（“关板儿”）：“这看似简单
的包装打扮，却将一个男孩子的青春风采猎猎作响地展现
出来。”与之对应的，是描述女人的“翻小肠”：“女人翻小
肠有时是轻声细语，有时是娓娓道来，小肠曲里拐弯，埋藏
无数繁密的女人心事，翻腾起来没完没了。”晓奎虽在写大
连话，却也在写世情，在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
把此书作为一本散文集来读，在享受审美愉悦的同时，理
解大连，理解世俗，理解人心。

晓奎在书的后记中描述自己的写作追求：“我试图找
到一种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写作手法。‘有意义’是着力挖
掘方言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留存史料做出努力；‘有意
思’强调的是以随笔手法写方言的可读性。”

这本书正是她努力实践的结晶，由方言，而文学，而文
化，而大千世界。

我像一叶颠簸的扁舟，故
乡像宁静的港湾，归乡的路则
如维系我的粗壮的锚链。

我像一只翱翔的纸鸢，故
乡像天真的少年，怀乡的情愫
则如牵动我的长长的线。

故乡如同一抔螺壳撒落在
大山的波峰浪谷之间。那些蜿
蜒的山路宛若父辈们手上和脚
上凸起的青筋，系着悠悠岁月，
系着代代艰辛，揽着如画的原
野，拴着可爱的山村。当初，是
谁将它们牵进深山？是去狩
猎？是去垦荒？先人们定然怀
揣美好的憧憬，牵一串追求来
到近岭远山，大镢刨开沉沉山
霭，汗水润绿层层梯田，漫坡的
红高粱化作流霞一片！

每一条山路都拓着人们沉
重的脚步，再硬的路面也会被
踩凹。山雨袭来，路面犹如溪
床，雨水随之流淌，在不显眼的
地方，突然折向旁边的小沟，涓
流汇聚，流进小溪。溪流接纳
同伴，渐流渐旺，继而激流潺
潺、浪花飞溅，好像一群天真烂
漫的儿童凑在一起，尽情地跳啊舞啊，紧贴着故乡流
过。待到雨过天晴，山路上就会留下雨水流过的痕迹，
有的地方被涮出了小坑，有的地方则淤上了一层细沙。
细沙黑白相间，就像光滑的大理石，纹路巧变，如朵朵纤
云，似重重山峦。这些细沙经过太阳照射，金灿灿的，上
面留下了蜥蜴、蚯蚓以及叫不上名字的小虫的爬痕。蚁
狮捷足先登，将细沙弄成漏斗状的陷阱，然后潜伏在下
面，单等蚂蚁和其他小虫误入圈套，将其猎获。

每一条山路都是从故乡生发出去的，游蛇般爬上东
山口，爬上西岭，爬上南塂，爬进每一块土地。那些山路
与邻村的山路相衔接，俨然一张大网，包容着无数的传
奇，包容着我少年时代色彩斑斓的记忆。我时常提着陶
罐到黄檗林中捉金龟子，回家炒着吃；时常趁雨后到深
山捉蝎子、挖药草、捡柴火。牛把粪屙在山路上，蜣螂将
牛粪滚成圆球，一个撅着屁股用后腿蹬，一个直立着身
子用前腿扒，同心协力，配合默契。我和伙伴们兴趣盎
然，悄无声息地从旁观看。牛道两边爱长一种生命力极
强的野草，约一拃长，密匝匝的，结实得像驴皮，我们管
它叫驴皮芽。驴皮芽下面有一种俗称“地蝗”的幼虫。
幼虫长大变蛹，再由蛹蜕变为天牛。天牛分香臭两种，
香的通体为黑紫色，因在雨天出土，故俗称“水牛”。我
们时常趁雨霁虹现之际，带上空葫芦沿山路捉水牛，倘
若有的飞起，便挥动衣服将其抓住，每每收获颇丰，回家
上锅炒着吃，可香哩，这可是大山的馈赠。

庄稼人分外辛勤，周而复始地春种秋收。有时农事
撵人，我们便提着小篓和陶罐到山里给大人送饭吃，一
串小小的身影会蠕动在父老乡亲的视野之中。倘若在
金秋十月，浑身绿莹莹的大油蚂蚱会蹦到山路上晒太
阳，我们将其捉住，用火烧着吃，味道特香，堪称山珍。
有时阴霾笼罩，天气闷热，会看见小花蛇扭动着身子匆
匆爬过山路。其时，燕子们绕村低飞，俄顷，一阵扫地风
刮来，大雨就会接踵而来。故有民谚，燕子打场蛇过道，
大雨马上就来到。尤数冬天有趣，我们到村外上学，会
在路边的皑皑积雪上写字画画，尽情发挥。那童趣盎然
的书画长卷，是我们的即兴之作。

那时，拖拉机和汽车的辙印还没拓进故乡这片古老
的土地，庄稼靠肩挑，粪肥靠驴驮，压折了扁担磨断了
索。我们时常在假期里赶着毛驴上山送粪，山路上荡漾
着我们的歌声和驴们“啊欧啊欧”的欢叫声。

我在远山的诱惑中长大，远山给了我美好的启迪。
我在故乡劳作多年，目睹了父老乡亲对乡土的缱绻

与真诚，目睹了生活的无奈和艰辛。我跟父母走过了一
段凄楚的岁月，充分体验了人生况味。那是我生命中至
关重要的一段历程，让我刻骨铭心。许多年后，我带着
一种十分眷恋的情愫，包括那山、那河、那些山路、那些
凝结着乡亲们汗水的庄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故乡，走
向我的抱负、我的追求。最终，我到了位于故乡西北面
的小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生活领域。然而，打那以后，
乡愁主宰了我的思绪。如同版画的原野，如同母亲殷切
招手的缕缕炊烟，如同叶脉的山路，无不化作我的乡愁，
与我的脉搏共振。

思乡的情愫如同早春的细雨，润泽着我心中的沃
野。每每忆及，一颗心距故乡愈发近了。

山路弯弯，乡愁缠绵。
至今，故乡的路仍如古人单调的绘画，镌刻在我心

灵的岩壁上。

□曲圣文好书先睹

在乡土声韵中在乡土声韵中看见一座城的底色看见一座城的底色
——读董晓奎《连语寻趣·大连方言》

□林绍海五味评书

烟火烟火深处种星光深处种星光
——谢宜均《播种一亩星光》诗集浅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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